
壹、前言

　　「舞台」猶如一個「空隙通道」（interstitial 

passage），在這個空隙通道中，扮演著「中介」

的角色，這個空間屬於所有的藝術表演者與觀賞

者，但也不屬於任何的階層與身分，亦即它不會

被單一階層或身分的文化認知所獨佔，它是一個

無限伸展的空間，讓表演者盡情地填補他內心世

界所要表達的文化意識。藉由「舞台」的演出，

表演者將他的文化認知填補在這個空隙中，透過

這個通道傳遞給觀賞者而得到共鳴，將他自身個

別性的文化認知，演變成一種集體性的社會認知

，最後達到顛覆傳統文化與權威的目的。

　　雲門舞集所設計的舞台，象徵著跨越傳統文

化認知的生命舞台，而其舞者的服飾與舞姿，則

象徵著超越視覺影像感知的生命藝術，從各種舞

作中可以透視全人類的生命意涵。筆者在嶺東科

技大學開設「舞蹈與生命的對話」通識課程、在

靜宜大學開設「文學與藝術」通識課程，這兩門

課程的共通性在於將舞蹈藝術、文學藝術、生命

藝術做一匯歸，開拓學生科際整合的視野，藉由

舞蹈藝術的欣賞，提昇自我的生命意境，豐富自

我的生命意涵，最後達到與自然和諧的生命藝術

，因此引發筆者進一步研究的動機。

貳、服飾的生命藝術

　　在雲門舞作中，運用服飾做為生命藝術的象

徵，大致可歸納為「色彩的象徵」、「束縛與解

脫的象徵」二個面向予以探討：

一、色彩的象徵

（一）《家族合唱》的「白衣」與「黑衣」

　　在《家族合唱》第四幕〈白衣〉的演出中，

一名白衣女子突然奔向舞台，不由自主地四處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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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而裹住白色洋裝底下的，是一個僵硬的身

軀，兩眼渙散的神情，一個與靈魂抽離的肉體。

在舞台上，白衣女子漫無目的不斷地奔跑、不斷

地仆倒、不斷地爬起、奔跑、仆倒、爬起、奔

跑⋯⋯，最後，以一種靈魂即將脫離軀體的抽離

狀態，來終結她的一生。

　　此幕場景從頭到尾瀰漫著一股感傷的記憶，

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舞台上充斥著白衣女子的

旁白聲音，訴說一個歷史的悲劇，包括她父親在

二二八事件中被捕失蹤、母親悲慟欲絕的遭遇。

雲門藉由白衣的口述歷史，傳達出台灣歷史悲

劇中的女性，如何度過深沉而哀慟的一生，在

二二八事件或白色恐怖時期，失去丈夫的女性，

從遭逢劇創的深沉悲慟中撐持過來，在長期的恐

懼與不安裡，獨自挑起家庭的重擔，1 在這個有限

的舞台空間裡，流露出一個無限的時空悲劇，一

個歷代無數女性的歷史悲劇。

　　雲門舞集為了顯示劇中那個「白衣女子」的

感傷記憶，特別設計一套全然「白色」的服裝，

因為白色代表一切能夠受染的特性，在白色的基

調中，有「被染」的無限能力，而這種被染的能

力，恰恰能象徵一個柔弱女子被無情的歷史折磨

著、薰染著，她所呈現出來的生命意涵，是一場

被染的生命悲劇。

　　與「被染的白色」相反的是「不被染的黑

色」，甚至是「能吞噬一切的黑色」，在《家族

合唱》第十二幕〈黑衣〉的演出中，舞台呈現一

片黑暗，在黑暗之中，出現一個身著黑衣的女性

，她那通身的黑，與舞台的黑完全相融，在一片

漆黑之中，看不到任何曼妙的舞姿與美麗的身影

，而這絕然的黑，象徵女性的命運與整個大時代

背景息息相關，在台灣的歷史黑夜中，一個女性

不由自主地成為「孤女」、「寡婦」，身為女性

，她必須在既定的命運之中尋求一分不受操控的

新生命。而這分新生命的追尋，則靠她的一隻屬

於女性既柔軟又堅定的手臂，以及一雙屬於女性

既瘦弱又有著超乎尋常平衡感與控制力的腳，來

突破黑暗中對生命的追尋。

　　若無黑衣女子那通身的「黑」，則無法凸顯

她那柔軟又堅定的手姿；若無舞台上那全然的

「黑」，也無法展現她那超乎尋常平衡感與控制

力的腳姿。由此可見，在這場舞劇中，「黑」擔

任了極關鍵性的色彩，這個色彩有兩層象徵意涵

：首先，唯有在黑暗之中，才能展現女性與黑暗

命運抗爭的堅定毅力，在此，黑色代表女性內在

渴望得到生命光明的奮鬥歷程；另外，黑色亦代

表女性所處的黑暗環境以及女性所遇的黑暗人生

，在此，黑色代表女性外在遭遇環境黑暗的現實

場境。

　　將《家族合唱》第四幕〈白衣〉以及第十二

幕〈黑衣〉做一對照，這兩位女性雖然同時生活

在無情的歷史悲劇之中，但是她們所呈現出來的

生命意涵卻存在著極度的差異：「白衣」呈現出

一個無力的、被染的、任由命運凌虐的柔弱女子

形象；而「黑衣」則展現出一個有力的、不被染

的、掌握命運甚至扭轉命運的生命意涵。畢竟，

黑色不會被任何色彩所染，甚至它會「吞」掉天地

間所有的色彩！

（二）《紅樓夢》「金陵十二釵」

　　在雲門《紅樓夢》舞劇中，並無特指這

十二金釵的身分，而只以十二種顏色的披風來

象徵「白衣女子」、「紅衣女子」、「黃衣女

子」⋯⋯等（見圖1）， 觀眾在這十二種色彩中，

最容易辨識的就是：「白色披風」代表那不食人

間煙火，不屑人間功名的「林黛玉」，而披風上

所繡的荷花，正是象徵她那出污泥而不染的人格

特質；「紅色披風」代表那具有富貴氣質的「薛

寶釵」，而披風上所繡的牡丹，正是象徵她那追

求人間富貴榮華的人格特質；「黃色披風」代表

那嫁入皇室高高在上的「賈元春」。雖然這些都

只是觀眾自己妄加比附，並不代表雲門舞作所要

詮釋的真正意涵，但由此可看出「色彩」在觀賞

者的心靈世界中，的確具有其象徵的特性。

　　在雲門舞集的女性世界中，這十二種顏色並

沒有特指某一個女性，而是象徵十二種花朵，象

徵一個色彩繽紛的繁華世間，在這百花綻放、

羣芳爭豔的披風之中，觀眾可以從中尋得一朵屬

於自己的生命色彩，進而找到屬於自己的生命意

涵。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舞台上不時飄落著

千千萬萬的花瓣（見圖2），暗喻著人世間一切美

好的花朵，都將逃不過走向衰落枯萎的命運，而

當百花落盡之時，亦是百花重生之日，然而，縱



使明年花兒再開，恐怕是「人去樑空巢已傾」2。雲

門在此要人悟得「世間無常」3 之理，應當把握當

下珍惜生命，難怪蔣勳將《紅樓夢》當「佛經」來

讀，4 無論是文本紅樓，抑或是舞台紅樓，處處都

是慈悲，處處都是覺悟，無一不是訴說著一種覺悟

的生命意涵。

二、束縛與解脫的象徵

（一）新娘的「三寸金蓮」與牡丹的「太師椅」

　　在《家族合唱》的第三幕〈新娘〉中，舞台上

出現一位身穿大紅霞　，腳踩「三寸金蓮」的中國

傳統新娘，而新娘腳下所踩的三寸金蓮，是中國傳

統社會中用來約制女性主體自由的具體事物，它令

裹小腳的女性無法跳脫傳統的束縛，更無法尋求屬

於自我的另一片天空。舞台上的新娘，只能一任婚

姻的繩索捆綁著她，面對一場無奈的命運，她也只

能憑藉障礙重重的小腳，引領著她走向不可知的未

來，充分顯示出一個女性被操控的生命意涵。這雙

象徵女性生命受操控的小腳，與她身上的大紅霞　

呈現出一個反諷的戲劇效果：一個悲哀的喜劇、一

場不得已的幸福，無一不是「束縛」她的淵藪。

　　在《家族合唱》的第六幕〈牡丹〉中，出現了

一個身著清代貴婦華麗衣裙的女子，一身華麗的裝

扮坐在一張太師椅上，手捧一束大紅牡丹。在舞

台上，無論是貴婦華麗的衣裙、太師椅、大紅牡丹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無一不是富貴的象徵物品

，然而，舞台上這位集富貴榮華於一身的貴婦，

卻存在著一張有如死灰般的臉龐、一個有如槁木

般的軀體，並以十分僵硬的手姿，將一片片牡丹

的花瓣撕扯下來，甚至歇斯底里地用嘴巴狠狠地

咬下花瓣！最後，這個幾近發狂的女性，終於昏

倒在太師椅上，她那僵直的肢體與她那一身傲人

的富貴，形成一股強烈的對比，在舞台上進行一

場反諷的場景。最後，這代表一身富貴的服飾，

卻深深地束縛著她，尤其是她所坐的那張「太師

椅」，正是「男權」的象徵，雲門舞集藉由這張

太師椅來操控女性的命運，象徵著在中國傳統社

會中，女性一身的榮華富貴，無一不是男性所賜

予的，而當她接受了這分賜予之後，便註定一生

一世要坐在這張太師椅上受盡凌虐，造就了她飽

受束縛的一生。

　　將新娘的「三寸金蓮」與牡丹的「太師椅」

做一對照，前者是「柔弱女性」的象徵服飾，歷

來已經成為女性的代言物，似乎罕有見聞男性裹

小腳者，因此它所象徵的就是束縛女性生命力的

意涵。後者則是「強勢男權」的象徵物品，歷來

已經成為權勢的代言物，似乎罕有見聞卑微者能

坐在其上者，因此它所象徵的就是男性利用權勢

來束縛女性的工具。二者雖然各自有不同的象徵

意涵，然而，最後的結果都是束縛女性，造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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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絆而悟道出家，為何身上卻裹著一層象徵紅

塵一般的鮮紅？相較於那個赤裸的寶玉，似乎反

倒多了一層牽掛與留戀。這兩個寶玉除了展現出

「前世與來生的對話」7 之外，這一襲鮮紅的袈裟

，還暗喻著繁華人世間的最後一點烙印，唯有在

繁華的人世間走過一遭，唯有在情愛的枷鎖中受

過一回，方知這一切繁華皆是空幻，方覺這一場

情愛竟是泡影！經歷過一番人世間愛恨情仇的洗

禮之後，此時此刻，方能看破一切幻相而悟道出

家，舞台上的兩個寶玉，一個以赤裸無礙的身軀

迎向繁華人間，一個帶著鮮紅的烙印走向混沌洪

荒，雲門在此所要開示的是「本來無一物」8 的真

諦。（見圖4）

　　雖然賈寶玉是個男性角色，但是在某些層次

上來看，他卻是個最具有女性特質的人物，他是

首先發現了女性的特質的男性，他對美的欣賞有

了超越性別的視野，顯現出對女性的愛慕：

女人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見

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人便覺濁臭逼人。（

《紅樓夢》第二回）

依據這段話來判斷，賈寶玉是比女人更了解女人

，更珍惜女人，也就是說他讓女性的價值展現出

來，並且用他一生的歲月與女性一起嬉戲玩耍，

甚至將這種與女性一起嬉戲玩耍的生活，視為他

生命中最高的價值！這樣的一個「男性」，在某

圖3　雲門舞集《紅樓夢》（舞者：蔡銘元，王錦河攝）

性不得自主的生命意涵。

（二）「赤裸的」與「身著紅袈裟」的賈寶玉

　　曹雪芹筆下的《紅樓夢》，是一部以閨閣獨

占天地靈秀之氣為大主題的小說 5，其故事內容

如真似幻，因此有真（甄）家也有假（賈）家，

真真假假錯綜複雜，豐富了這部文學巨著的美學

層次。雲門在這種真假錯落的基礎結構之下，在

舞台上也塑造了一真一假的兩個寶玉：一個全身

赤裸，只穿著一條新綠色小褲子，這個寶玉代表

「在園子裡的年輕人」，跳脫了文本寶玉的框架

，泛指世間一切為情所苦為愛所縛的年輕人；另

一個則身披鮮紅色的袈裟，他看破一切世間幻相

，掙脫情愛的束縛悟道出家，轉化為「出了園子

的年輕人」。舞台上的兩個寶玉，孰真孰假？是

真亦假，是假亦真，非真非假，非假非真，一切

皆在「有為法」6 的夢幻泡影之中，完成他們各自

的宿緣。

　　無論舞台上的兩個寶玉孰真孰假，他都迥異

於曹雪芹筆下的寶玉，文本的寶玉是一個全身穿

戴華麗的富家公子，他第一次出現在讀者的面前

，是借由林黛玉那雙多愁善感的眼睛來呈現：

進來了一位年輕的公子，頭上帶著束髮嵌寶紫

金冠，齊眉勒著二龍搶珠金抹額，穿一件二色

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束著五彩絲禶花結長穗

宮條，外罩石青起花八團倭緞排穗褂，登著青

緞粉底小朝靴。（《紅樓夢》第三回）

由這段文字的描繪，可看出寶玉那極盡奢華的裝

扮，幾乎要將世間所有多姿多采的綾羅綢緞以及

金碧輝煌的珍珠寶石一併網羅進來，用以襯托寶

玉的富貴氣質，至於有關他「肉體」部分的描繪

則微乎其微。

　　反觀雲門的寶玉則恰恰相反，完全卸除了文

本寶玉身上層層的裝飾，還給寶玉一個全然自由

的身體，這個赤裸的身體可以充分吸取大自然的

空氣，可以和整個宇宙做一身心靈的對話，進而

找到屬於自我的生命意涵，這個自我充滿了無限

的生機，像一個剛發芽的嫩綠的小草，如同他身

上穿的那條新綠色的小褲子（見圖3）。雲門在此

企圖將中國傳統社會中賦予男性的所有枷鎖撤除

乾淨，這枷鎖包括內在陽剛的氣質、雄健的體魄

以及外在功名的追求、利祿的經營⋯⋯等，這些

足以讓男性喪失原始自我的枷鎖，雲門在此一一

卸除清淨，還原出一個「寶玉」一般溫潤的青春

男體。

　　在舞台上還有另一個身著鮮紅袈裟的寶玉，

令人不解的是，既然他是放下紅塵中的一切愛欲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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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雲門舞集《紅樓夢》（舞者：王維銘，王錦河攝）

參、舞姿的生命藝術

　　在雲門舞作中，運用女性舞姿做為生命藝術

的象徵，大致可歸納為「手臂舞姿」、「腳部舞

姿」、「腹部舞姿」三個面向予以探討：

一、手臂的象徵：湘夫人與黑衣

　　在《九歌》第四幕〈湘夫人〉的獨舞中，雲

門為了要展現溫柔的女性特徵，特別運用了「爪

哇傳統宮廷舞蹈」，強調手臂與手腕之間細膩流

轉的動作與線條，巧妙地與中國傳統女性那有如

「柔荑」9 一般的溫柔的手，進行一場古今的對話

，成為溫柔女性的最佳代名詞。

　　在《家族合唱》第十二幕〈黑衣〉中，舞台

呈現一片黑暗，在黑暗之中，出現一個身著黑衣

的女性，她那通身的黑與舞台的黑完全相融，

在一片漆黑之中，看不到任何曼妙的舞姿與美麗

的身影，只看到一隻隻迥異於「湘夫人」那「柔

荑」一般的手，而是一隻屬於女性既柔軟又堅定

的手臂。在黑暗的舞台上，她緩緩舉起手臂，這

手臂在黑暗之中顯得格外的晶瑩剔透，有如暗夜

中天空裡的一彎明月，在全然漆黑的若大空間中

，它顯得十分渺小，但當它以無比的凝聚力做出

各種手勢姿態時，糾結而突起的肌肉線條在聚光

燈下倏忽變化，展現出驚人的龐大力量。當它劇

烈顫動時，宛如天地行將崩裂；當它顫抖著豎指

向外，彷彿怒指所有的不義；當它的手指激烈開

闔，那決絕的精力猶如要抓住暗夜裡任何的一絲

希望。此時，舞台上無盡的黑暗成了二二八與白

色恐怖那段台灣歷史暗夜的絕佳隱喻，而女舞者

超絕的肢體控制力，則精準地表達出女性特有的

堅毅與驚人的韌性。10

　　將湘夫人與黑衣的手臂舞姿做一對照：湘夫

人那雙柔美多情的手，象徵著女性忍受命運中的

一切磨難，象徵著一場逆來順受的生命意涵。

而黑衣那一隻象徵操控命運的「手」，則充分呈

現出女性在整個歷史大洪流之中，所扮演的多重

「中介」的角色：如維繫父母之間的女兒角色、

維繫婆婆與丈夫之間的媳婦角色、維繫丈夫與子

女之間的妻子與母親的角色⋯⋯，更維繫著一個

家族之間的血脈傳承的角色。

二、 腳部的象徵：黑衣、新娘、雲中君
　　在《家族合唱》第十二幕〈黑衣〉中，除了

種程度上來說，是比女性更有資格擔當女性這個

角色，縱使在生理上，他是個男性，但在精神上

，他是個不折不扣的女性，因此本文將「她」列

入「女性的生命意涵」予以探討。

　　雲門舞集為了凸顯寶玉以全部的生命擁抱女

性、親近女性的生命意涵，於是將他的「服裝」

設計成全身赤裸，只穿一條綠色小內褲的裝扮

，唯有卸除一切「男性的服飾」，才能讓讓他無

憂無慮地、盡情暢快地去擁抱那屬於「女性的生

命」。然而，當他身邊的女性一個一個離他而去

時，他將無法再以赤裸的身軀去擁抱女性，此時

此刻，他絕對不可能容許自己改變為濁臭男性的

裝扮，因為男性一直是他生命中最厭惡的人種，

他以身為男性為醜！那麼，當他無法再以赤裸的

身軀去擁抱女性時，他只有選擇披上「紅色的袈

裟」。

　　將「赤裸的」與「身著紅袈裟」的兩個寶玉

做一對照：赤裸的寶玉雖然能掙脫所有傳統社會

中對男性的束縛，進入女性世界中得到心靈上的

解脫，但這分解脫是女性賦予他的生命意涵，一

旦走出了女性世界，他將再次受到傳統社會的束

縛。而身著紅袈裟的寶玉雖然失去了女性世界對

他的保護，但是他已經得到另一個方外世界的保

護而得到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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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那隻象徵操控命運的「手」之外，值得一提的

是她還有一雙超乎尋常平衡感與控制力的「腳」

，她必須利用這雙腳來承擔一個多重而又複雜的

人生角色。這個多重而又複雜的人生角色，在中

國歷史上，自古以來就由一個外表柔弱而內心堅

毅的女性來擔任，無論歷經多少驚濤駭浪，女性

始終屹立不搖，猶如舞台上那位「黑衣」的一雙

超乎尋常平衡感與控制力的「腳」。

　　將黑衣的腳與前述〈新娘〉的「三寸金連」

做一對照：新娘的那雙「小腳」，只能任由命運

的擺佈，絲毫起不了任何作用，最後只得跌落在

人生的「舞台」上。相反地，「黑衣」的「腳」

，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擋她，她以女性柔弱的形

象克服生命中的萬難，這樣的生命意涵有如《老

子》所說的：「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

之能勝。」

　　《九歌》第五幕〈雲中君〉， 在舞台上，雲

中君神氣地將兩腳跨騎在兩個下人的肩上（見圖

5），表面上是駕馭他們，這兩個下人必須完全

服從雲中君的命令，但事實上，真正的操控者是

這兩個下人，一旦這兩個下人倒地，無論是備受

凌虐而不支倒地，或是不願受支配而故意倒地，

則原本高高在上踩在他們肩上的雲中君，勢必因

缺乏支撐點而隨即倒地，因此真正的操控者是這

兩個下人結實而穩健的肩膀。此時雲門所要展現

的生命意涵，即是《老子》所強調的「柔弱勝剛

強」11。

三、腹部的象徵：女巫與白蛇青蛇

（一）女巫

　　紅袍女巫在《九歌》舞碼中，是一個貫穿整

齣舞劇的靈魂人物，也是一個能扭轉命運，主宰

生命的傳奇人物。她那頭披散而隨意甩動的長髮

，象徵着一個追求生命自由的女性，且得以無所

羈絆地駕馭命運；她那襲火紅而露肩的長袍，象

徵着一個燃燒生命的能量，且得以生生不息地延

續生命；她那激烈顫動的身軀，強烈收縮的腹部

，乃至腰臀扭擺與張牙舞爪的姿態，猶如起乩般

發狂的另類舞蹈，更是象徵著一股不可抑止的靈

魂，即將從身軀掙脫出來，企圖主宰一切有形與

無形的世界。

　　紅袍女巫出現在第一幕〈迎神〉的場次，是

為了召喚神靈「東皇太乙」，並向神靈挑逗與獻

身，進行一場象徵性的神人交媾，雲門為了設計

這場獻身的挑逗舞姿，特別運用了「瑪莎．葛蘭

姆」的舞蹈技巧，將「腹部」的收縮抖動發揮到

圖5　雲門舞集《九歌》（主舞者：吳義芳，王錦河攝）



了極限，用以象徵女巫內心的狂野。女巫與東皇

太乙的雙人舞，充滿著原始、獸性的姿態與精力

，他們如雌雄兩獸般相互對峙，然後慢慢逼近，

展開一場象徵性的求偶與交媾儀式。12 整幕場景

隨著女巫熱情而激烈的舞蹈，不僅召喚著《九

歌》中眾神的出場，更牽引出中國歷史上所有操

控命運與被命運操控的人與神，因此這個腹部的

舞姿具有十分豐富的生命意涵。

　　若以佛家「生住異滅」的生命流程來看，一

個完整的生命並非只是生長而已，還包括變化、

毀滅與再生。自歷史上的某個斷代而言，女人所

扮演的歷史角色，似乎是一個被操控的弱者；但

若自整個宇宙的大洪流來看，女性有如大地之母

，因奉獻自己而得以創造自然生機，因服從而得

以主宰人類生命。雲門《九歌》中的女巫，充滿

了豐富的生命意涵，有時她是一個善於誘惑而大

膽開放的情人；有時她是一個勇於犧牲而服從認

命的女子；有時她是一個忍辱負重而悲天憫人的

母親，雲門在這裡將女性所具備的多重人生角色

，與豐富的生命意涵，完全誠實地展現在舞台

上。綜觀女巫的生命意涵，她能賦予生命無限的

生機，若就文化立場而言，正如劉紀蕙先生所說

：「唯一可以賦予死去文化再生能力的，只有女

巫一人。」13

　　 值得注意的是，舞作中的女巫，充滿了反諷

的象徵與對比的暗喻：表面上是倒地而獻身，其

實是暗喻著源源不絕的生命跡象；表面上是跪地

而服從，其實是暗喻著駕馭東皇太乙的靈魂，而

雲門所要展現的生命意涵，即是《老子》所強調

的「柔弱勝剛強」14。《九歌》原為楚地人民祈神

求福的祭歌，在祭祀中往往配以萬舞來演出，雲

門在此以女巫起乩似地狂舞，並誘惑神明進行一

場交媾舞來開場，這種表演方式與原始舞蹈中祈

求生殖的用意不謀而合，而「生殖」的意涵又與

女性的「腹部」有著密不可分的微妙關聯。

（二）白蛇

　　《白蛇傳》中的四個角色（白蛇、青蛇、許

仙、法海）在第一幕開始時，個別以一段獨舞來

說明他們的身分與人格特質，這就是運用了平劇

裡的「自報身家」手法。白蛇的舞姿著重在細膩

的手臂動作，與柔媚的腰肢款擺，傳達出一種含

蓄的、溫婉的特質；而青蛇的舞姿則強調粗鄙的

腹部扭動，那強烈的扭動象徵著原始蛇性的身體

，兩相比較之下，白蛇更具有「人性」的美感。

在這段自報身家的簡短獨舞中，暗喻了白蛇比青

蛇的修行更高深，且更接近人性，同時也為以後

兩人爭奪許仙情愛，而白蛇獲勝的結局做一伏

筆。

　　雲門舞集《白蛇傳》中的白蛇，她的生命意

象並非只是單純的溫柔婉約，她也有激烈粗暴的

一面，例如當她發現許仙離她而去並投靠法海時

，白蛇憤怒地自竹簾後方衝出，（見圖6）為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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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她此刻內心的憤恨，在這段獨舞中，她不僅運

用了「瑪莎．葛蘭姆」的技巧，以強烈收縮與舒

張的肢體動作，造成身體極度的扭曲與抽搐，另

外又運用了「平劇」的身段，她將散亂的髮絲緊

咬在牙齒之間，身體劇烈抖動，步伐零亂地走向

觀眾，甚至膝行來表達她即將分裂的內心意境，

然後她使出全身的力量甩動頭部，一頭長髮在空

中劃圈，最後身體整個向後仰倒，以一隻顫抖的

手指向天際，似乎對天地呼喊著她的冤屈。在這

段結合中西舞蹈技巧的獨舞中，不僅象徵著白蛇

對愛情的堅貞，同時也暗喻著女性在愛情世界中

受擺佈與操控的無聲吶喊，即使是修行了五百年

的「蛇」，依然逃不了情愛的折磨，為了追求一

段屬於自我的唯美愛情，竟然被逼現出原形，最

後卻要遭受「竹簾縛身」15 之苦。

　　平劇裡高度形式化的肢體語彙與象徵性的舞

台呈現手法，極容易轉化為戲劇性的舞蹈語言，

然而，它類型化的角色形塑與制式化的肢體表達

方式，卻與現代觀眾的經驗顯得距離遙遠，因不

足以表達林懷民先生所要的感情複雜度，於是他

又運用「瑪莎．葛蘭姆」的「腹部」扭動技巧，

來詮釋白蛇與青蛇的內心世界。16 因此這齣舞劇

結合了傳統與創新、中國劇場與當代舞蹈，來表

達一個象徵性劇場的語彙以及劇中人物的心理深

度。

（三）青蛇

　　傳統白蛇傳故事大都著重在白蛇對許仙的堅

貞愛情，至於青蛇這個「配角」，只不過是個

「丫環」，她所能做的只是對主人忠心不二，而

這忠心耿耿的形象塑造了她所有的人格特質，也

占據了她所有的生命意涵，除此之外，絕無任何

其他的生命意涵可以讓她去追求。但在雲門中的

青蛇，卻為青蛇的形象與生命做一翻案，為青蛇

打造出一個敢愛敢恨、忠於愛情亦不忘友誼與忠

義的鮮明性格，她不僅選擇了「愛情」，決定與

白蛇爭奪心愛的許仙，而且她也選擇了「忠義」

，當許仙被法海帶走時，她能盡釋前嫌而與白蛇

聯手對抗法海（見圖7）。

　　青蛇勇於追求愛情並妒嫉情敵（白蛇）的人

格特質，如此一來，則為青蛇鋪設出一條具有愛

恨情仇的生命道路。在這條生命的道路上，青蛇

能夠真正實現自我，不再只是主人身旁的一個沒

有自我生命的影子而已，例如當白蛇與許仙在竹

簾後方進行一段燕好的交媾舞時，青蛇在竹簾前

方展開一段「瑪莎．葛蘭姆」式的獨舞，她因為

妒嫉而痛苦地躺在地上左右翻滾，身體不斷強烈

收縮與舒張，腹部激烈地扭動至極限，她運用

「瑪莎．葛蘭姆」的「腹部」扭動技巧，來表達

內心深沉的愛恨情仇，這段獨舞不僅象徵青蛇對

許仙的情愛渴望，同時也表達出青蛇在抉擇「忠

義」與「愛情」、「依附」與「獨立」之間時，

內心痛苦的的衝突與對立。

　　雲門刻意塑造這段三角戀情，讓早已被定型

化的青蛇角色，再度鮮活起來，不僅增添了戲劇

張力，且豐富了女性勇於實現自我的生命意涵

，並暗示著每一個女性在她的生命歷程中，沒有

「主」、「從」之分，每位女性都是扮演著屬於

自己生命中的主角。

　　將女巫、白蛇、青蛇三者運用「瑪莎．葛蘭

姆」的「腹部」扭動技巧做一對照，將會發現當

她們使用強烈的「腹部」舞姿時，都出現在同樣

的生命時機之中，亦即這個舞姿隱藏著一個她們

所欲詮釋的共同生命意涵在其中：這個共同的生

命時機，就是當她們的生命受到極度威脅之時；

而這個共同的詮釋意涵，就是當她們想要表達內

心深沉的愛恨情仇之時。

圖7　雲門舞集《白蛇傳》（王錦河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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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場景與道具的生命藝術

　　在雲門舞作中，運用場景與道具做為生命藝

術的象徵，以場景而言，有「園子」與「竹簾」

的象徵；以道具而言，有「紅線」、「白巾」、

「面具」的關聯，以及「竹傘」與「折扇」的象

徵意涵。

一、 《紅樓夢》的「園子」與《白蛇傳》的「竹簾」
　　在雲門的《紅樓夢》中，以「園子裡的年輕

人」代表出家前的賈寶玉，而以「出了園子的年

輕人」代表出家後的賈寶玉，因而在舞台上便有

了「園子」的象徵意涵。所謂「園子」，可歸納

出狹義與廣義兩層意涵予以探討：以狹義而言，

園子即是「賈府大觀園」的象徵，這個大觀園是

為了迎接嫁入皇室的「賈元春」 而特別建造的

，因此格外的富麗堂皇，而這個「園子裡的年輕

人」就是附著於這個大觀園而存在的，因此他的

生命意涵是這個大觀園所賦予的。以廣義而言，

園子則是「女性世界」與「純淨世界」的象徵，

以別於另一個「男性世界」與「濁惡世界」。這

個「園子裡的年輕人」是透過他姐姐賈元春的

「懿旨」，才被允許進入這個屬於女性的世界，

在這個女性的世界裡，若依生命意涵這個角度來

說，他早已經被融化成了女性。

　　「園子裡的年輕人」在這個女性世界裡，能

夠避開一切男性世界所賦予他的束縛，而得到一

個「逃逸流放」的「遊牧空間」17，在這個遊牧空

間中，年輕人的主體得以自由穿梭，並超越所有

傳統的、固著的、無法改變的社會機制，將許多

的疆界以及固定制式下的生活方式予以顛覆，因

此他是屬於一股革命與解放的新生命，使得女性

的生命藉此而獲得權力。然而，當這個「遊牧空

間」瓦解之後，「園子裡的年輕人」頓時失去依

怙的世界，而他又絕不允許自己走回那個濁穢的

「男性世界」，因此當他「出了園子」之後，就

只能走向一個不屬於任何性別的「方外世界」，

尋求心靈的永恆解脫。

　　在《白蛇傳》舞劇中，「竹簾」所象徵的意

涵可歸納出兩層來探討：首先，它象徵著「內

外」的兩個世界，當白蛇與許先在「竹簾內」進

行一場燕好的交媾舞時，這竹簾內即象徵這對戀

人那甜蜜的雙宿的世界；而當青蛇在「竹簾外」

演出一場瑪莎．葛蘭姆的腹部舞姿時，這竹簾外

即象徵青蛇那嫉妒的孤單的世界。另外，它也象

徵鎮壓白蛇一生的「雷峰塔」，最後白蛇的命運

就在這「竹簾縛身」的苦難之中度過。

　　將《紅樓夢》的「園子」與《白蛇傳》的

「竹簾」做一對照，兩者都象徵著「內」、

「外」兩個絕然不同的世界：《紅樓夢》的

「園子內」象徵「女性世界」與「純淨世界」

；而「園子外」則象徵「男性世界」與「濁惡

世界」。《白蛇傳》的「竹簾內」象徵「兩人世

界」與「甜蜜世界」；而「竹簾外」則象徵「孤

單世界」與「妒嫉世界」。

二、 新娘的「紅線」與湘夫人的「白巾」、「面具」
　　在《家族合唱》的第三幕〈新娘〉中，舞台

上出現一位身穿大紅霞　，腳踩三寸金蓮的中國

傳統新娘，她的手中握有一條象徵婚姻的紅線，

這條紅線緊緊地牽制著她的命運，縱然她的內心

有千般的無奈，萬般的不願，卻始終無法掙脫這

條紅線帶給她的牽絆與束縛。在舞台上，新娘使

出渾身解數企圖與命運拔河，但最後卻不支而倒

地。舞台上的新娘，只能一任婚姻的繩索捆綁著

她面對無奈的命運，也只能憑藉障礙的小腳引領

著她走向不可知的未來，充分顯示出一個被操控

的生命意涵。

　　雲門舞集所演出的《九歌》，其創作目的並

不是企圖重建楚地歌舞的復古舞蹈，也並非要以

舞蹈的語彙來呈現屈原詩篇中的文字與意象，而

是以楚辭《九歌》為想像的跳板，發展出來的一

齣當代的舞蹈劇場儀式。18 藉由屈原的詩歌，摻

入了自己所欲傳達的意識，透過舞台的中介呈現

給觀賞者，已然異於屈原的文本。在舞台上，忠

於原作依然不變的是吹皺了那一池洞庭湖水、以

及吹落了那一片木葉的「秋風」，這種浪漫的秋

風透過舞台上舞者們隨風飄盪的衣擺與腰帶，讓

觀賞者感受出那股沁人的寒意，而此寒意更沁入

了那位駐足湖邊等待戀人的湘夫人。而異於屈原

文本的部分，雲門將眾巫祭祀而湘夫人不至的情

節，更改為湘夫人等待戀人而希望落空的感傷，

並在舞台上設計了許多成雙成對的男女舞者翩然

起舞，來凸顯湘夫人的孤寂。無論屈原詩篇與雲

門舞作有何差異，不可否認的，兩者皆是以女性

為主題，來發露內心所欲表現的情感。

　　在舞台上，雲門除了透過「風」來象徵秋的

外在寒意與湘夫人的內心孤寂之外，更運用了一

Cloud Gate Dance Theatre



巾，有著異曲同工的暗示效果。至於面具，雖然

不像紅線與白巾有著束縛的具體外在形象，但是

它讓擁有者的真實面目隱藏在底下，它所帶給女

性生命的象徵意涵，是一個不敢面對真實自我的

虛偽生命，而這分虛偽的生命，即是一種不得已

的束縛，這種無形的束縛，並不亞於紅線與白

巾。

三、  許仙的「竹傘」與白素貞的「折扇」
　　雲門《白蛇傳》中，代表愛情的象徵物有二

：許仙的「竹傘」與白素貞的「折扇」（見圖8

），無論是許仙與白蛇結識的因緣，或是許仙、

白蛇、青蛇之間的三角戀情，都是透過這把「竹

傘」形成。至於「折扇」，可以歸納出三層的意

涵：首先，當三人一同在許仙的傘下避雨時，白

蛇發現青蛇向許仙眉目傳情相互調戲，白蛇即刻

用迅速開闔折扇的動作來制止青蛇，此時折扇所

象徵的意象是白蛇的權威地位，表明白蛇是主而

青蛇是僕的位階關係；其次，當許仙用情不專，

遊走於兩名女子之間無法抉擇時，白蛇即運用折

扇將許仙自青蛇處引開，並在他面前不斷旋轉折

扇，令許仙為之意亂情迷，為之神魂顛倒而追隨

其後，此時折扇所象徵的意象是白蛇的蠱惑工夫

，展現白蛇比青蛇的手腕更高明；其三，當白蛇

與許仙雙宿雙飛情定終身時，白蛇將折扇收起並

插入許仙的腰際，此時折扇所象徵的意象是兩人

些具體的形象，如「白巾」與「面具」來表現抽

象的情感。「白巾」象徵日夜流逝的水波，象徵

一去不返的歲月，更象徵中國傳統禮教帶給女性

的層層束縛。「面具」象徵矜持與退縮，象徵虛

偽的面貌，更象徵一個自我意識的抽離，一個永

遠無法實現的自我。面對此永無止盡，剪不斷理

還亂的層層束縛，湘夫人只好帶上面具、覆上白

巾，將真實的自我隱藏起來，無論在任何的處境

之下，她始終以那溫柔典雅的身軀面對一切順

逆。

　　在湘夫人溫柔而典雅的獨舞途中，出現了一

個紅衣女巫扯下她的面具，失去面具的湘夫人，

頓時感到格外的失落，猶如被迫卸下外在虛飾

的矜持，暴露出隱藏在底層的那分枯槁的靈魂，

最後跌坐在荷花池畔，思索著虛飾的身軀與真實

的靈魂，兩者之間如何既矛盾又和諧地聯繫在一

起。然而，當湘夫人再次回到現實社會中時，她

依然要帶回那原來的面具、覆上那原來的白巾，

一如以往地，高高在上地，以優雅的姿態回到現

實人間，似乎剛才什麼也沒發生過，而那象徵著

綿延湘水與幽幽情思的白巾，依然跳脫不出傳統

束縛的層層牽絆，這就是中國傳統女性所注定要

承受的悲劇命運。

　　將新娘的「紅線」與湘夫人的「白巾」、

「面具」做一對照，雲門藉由這條象徵女性婚姻

不自由的紅線，與湘夫人身上象徵傳統禮教的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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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雲門舞集《白蛇傳》（王錦河攝）



的定情之物以及白蛇在情感方面的勝利。

　　將許仙的「竹傘」與白素貞的「折扇」做一

對照：這把象徵情愛因緣的「傘」，結局卻是曲

終人「散」；而這把象徵情愛追逐的「扇」，結

果卻「揮」去了有情人終成眷屬的期盼。這兩種

愛情的象徵物，在在皆帶給這場愛情悲劇一個預

期的伏筆。

伍、結語

　　綜觀雲門舞集運用中國文學典故中的女性人

物與豐碩的象徵符號，來解放中國傳統對女性形

象溫柔被動的刻板印象，如：象徵中國傳統女性

被命運所操控的生命意涵者，有《九歌》中的湘

夫人、《家族合唱》中的新娘、白衣、牡丹；而

勇於扭轉命運而不受傳統社會禮教所束縛的女性

，象徵著一個富有主宰力的生命意涵者，有《九

歌》中的女巫、《家族合唱》中的黑衣、《白蛇

傳》中的青蛇、白蛇等。

　　另外，雲門舞集也運用中國文學典故中的男

性人物，來解放中國傳統對男性形象剛強主動的

刻板印象，如《紅樓夢》中的賈寶玉，跨越了純

粹男性的生命意涵，不僅顛覆了傳統社會賦予男

性的陽剛印象，也顛覆了《紅樓夢》文本中寶玉

的華麗裝扮、甚至顛覆了他自己在70年代的「薪

傳」創作中，那種渡海拓荒、陽剛堅忍的男性特

質，以兼具兩性特質的男性形象來顛覆傳統中對

男性的企求，豐富了人類追尋自我的生命藝術。

雲門舞集以傳統來解放傳統、以兩性新形象來解

放兩性傳統形象，開拓人類生命自我的新生，這

樣的舞蹈演出，對於傳統文化中固有的生命意涵

，有著啟發與反思的意義。

　　雲門這段跨越傳統文化的生命藝術，是在時

空交錯與文化重疊中進行，在人類生命的洪流中

，人們往往誤以為自己是處於一個絕然獨立的時

代，而忽略了跨越歷史文化的聯繫，自整個宇宙

自然的生命大洪流中來看待人類的歷史與文化，

每一個時代、每一段歷史、每一種文化都是相互

交錯地將所有的生命歷程銜接在一起，且並存於

圖9　雲門舞集《狂草》（王錦河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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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於同一個時空之中。例如《九歌》中那個西裝

革履的「現代旅人」，他跨越時空漫不經心地走

過古代的祭典、走過歷史的悲痛，在同一個舞台

上將傳統與現代做一個跨文化的對話，賦予自我

一個更加寬廣的生命意涵，造就自我一個絕然獨

立的生命藝術。

■注釋

1 《雲門傳奇．家族合唱》，134。台北，財團法人雲門舞集文
教基金會。

2 參見黛玉〈葬花詞〉：「花謝花飛飛滿天，紅消香斷有誰

憐？⋯⋯明年花發雖可啄，卻不道人去樑空巢已傾。」

3 《佛說八大人覺經》第一覺悟：「世間無常，國土危脆，四大

苦空，五陰無我。」

4 參見蔣勳《舞動紅樓夢》，172。
5 參考江寶釵〈《紅樓夢》詩社活動研究 ─ 性別文化與遊戲美
學的呈現〉。載自《中正中文學術年刊》創刊號，1997年11
月，9。

6  《金剛經》：「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做
如是觀。」

7 蔣勳《舞動紅樓夢》：「舞台上有兩個寶玉，一個青春肉體的

寶玉，一個悟道出家的寶玉，一個眷戀人世繁華的寶玉，一個

看破種種幻相的寶玉，他們彼此凝視，彷彿前世與來生的對

話。」2005年3月1日初版，18。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8  《六祖壇經．行由品》：「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
一物，何處惹塵埃。」

9 《詩經．衛風》〈碩人〉篇：「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

蝤蜞，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載自

《十三經注疏》之二《詩經》，129-130。台北：藝文印書

館。
10 《雲門傳奇．家族合唱》，134。台北：財團法人雲門舞集文
教基金會。

11 《老子》的生命意涵多以「柔弱」來對應「剛強」，如第
三十六章：「將欲歙之，必故張之。將欲弱之，必故強

之。⋯⋯柔弱勝剛強」。又如第四十三章：「天下之至柔，馳

騁天下之至堅⋯⋯」等不勝枚舉。

12 《雲門傳奇．家族合唱》，84。台北：財團法人雲門舞集文
教基金會。

13 劉紀蕙《孤兒女神負面書寫》，民89年5月初版，119。台
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4 《老子》的生命意涵多以「柔弱」來對應「剛強」，如第
三十六章：「將欲歙之，必故張之。將欲弱之，必故強

之。⋯⋯柔弱勝剛強」。又如第四十三章：「天下之至柔，馳

騁天下之至堅⋯⋯」等不勝枚舉。

15 雲門此幕在舞台上利用「竹簾縛身」的道具來象徵白蛇被壓在
「雷峰塔」之下。

16 《雲門傳奇．白蛇傳》，19。台北：財團法人雲門舞集文教
基金會。

17 參考廖炳惠《關鍵詞200》，2003年9月，178-179。台北：麥
田出版。

18 《雲門傳奇．九歌》，82。台北：財團法人雲門舞集文教基

金會。

圖12　雲門舞集《竹夢》（王錦河攝）

圖10　雲門舞集《輓歌》（舞者：董述帆，王錦河攝）

圖11　雲門舞集《薪傳》（王錦河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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